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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春平

徐葆昌原是黑水县的公安局长，去年春天，按省里的统一

要求，各市县的公安局长大调防，派到了吉岗县，家也没搬，

在办公室架张床，住独身。吉岗县和黑水县相邻，只隔着一道

山梁，几十公里的路程，有时想老婆孩子了，傍晚时坐进越野

吉普，脚下一踏油门，车轮转几转，就到家了，第二天早晨回

到办公室照样发号施令。徐葆昌觉得这样挺好，真的挺好，没

什么不方便的，局里有食堂，二十四小时保证干警用餐，实在

馋了，街上的饭店一家挨一家，眼下谁还把填饱肚皮当回事

呢。以前在黑水，案子上的事一急，他也经常不回家，裹件大

衣就在办公室睡了，电话一响，一个鱼打挺，翻身即起。徐葆

昌从小在黑水长大，自己和妻子的祖上三辈都在黑水，七姑八

舅亲戚朋友，再加从小的光腚娃娃，数也数不清，都说人熟是

宝，但也是恼，常有人找上门，求办的事基本都有点网开一面

有违法规的意思，办了应该应分，不办出门就骂，烦死了。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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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吉岗，这种事就少多了，两眼一抹黑，公事公办，放心去当

自己的黑老包。

隔了年，正月里的一天，徐葆昌接到县长霍恩信的电话，

让他下班后到吉岗宾馆黄龙厅，一定要到。正月里是新春，借

着过年的因由，各部门吃吃聚聚的应酬不少。徐葆昌一听，便

知又是这路事，本意不愿去，但碍着县长亲自打来电话的面

子，便笑哈哈地问，县长大人赏饭，总要有些说道，能不能先

给我透个底，也让我心里有个准备？霍恩信答，准备喝酒，把

你那张嘴巴带来就行了。徐葆昌又问都有谁，霍恩信说来的你

都认识，掉不了你徐大局长的架。徐葆昌笑，说县长赏我天大

的脸，我还怕掉价？我只怕县长给我下任务，逼我快破案。为

了东桥镇的那个案子，我可连着好几天没好好睡一觉了。霍恩

信说，那我就先给你透透风，今天的酒，三分谈公事，与你破

不破案无关；七分叙私情，却对你破案大有好处。我这支持一

定会比再给你追回几十万元办案经费还有力。

徐葆昌是个有勇有谋、生死不惧的豪壮汉子，脸颊上一条

重重的伤痕，便是明证。当年在邻县当刑警大队长时，多有巧

破大案要案的功绩。一次装扮成采煤工，只身潜入私营小煤矿

摸底取证，和三个夺命诈财的恶魔肉搏，身负重伤，险丧歹徒

之手，但仍毙一擒二，英雄之举传颂一时，曾得到省公安厅的

通报嘉奖。

放下电话，徐葆昌还是好一阵琢磨，到底是什么事呢。霍

恩信不是随便张罗饭局的人，尤其对下级。一县之长亲自相

请，无论怎么说，这顿饭也要去吃吧。

徐葆昌走进宾馆黄龙厅时，霍县长和几位客人已经到了。

果然都认识，一位是县委主管组织干部的副书记冯天一，一位

是常务副县长潘岩，主管县里人事财政及公检法，再一位是县

工商银行的行长，姓邢名凯。霍恩信已将邢凯安排到他的左

侧，那是最重要客人的位置。霍恩信右侧的席位却空着，那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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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还没到呢？

徐葆昌嘴里说“对不起对不起，让几位领导久等了”，便

拉了潘岩旁边的椅子要坐下。上酒桌坐在哪儿，是学问，一点

不比上大会主席台的讲究差，万万不可僭越失礼的。

霍恩信却拍了拍身边的虚席，说：“葆昌，你坐这儿来，

给你留着呢。”

徐葆昌摆手，笑说“：不敢不敢，我还没喝多呢。”

霍恩信说：“等喝多了，你愿坐哪儿坐哪儿，我就不管了。

可现在，你必须坐到这儿来。”

工商行的行长邢凯也说：“恭敬不如从命。你以为让我坐

在这儿，我心里不是胆儿突的呀？”

一桌人都笑。副书记副县长也都推他拉他，说霍县长既让

你坐在他身边，自有让你坐的道理，等一会儿你就明白了。你

就准备今天多喝几大杯吧，少了我们谁也不答应。

徐葆昌只好坐过去，心里越发不托底。对于这几位显赫之

人的聚会，徐葆昌本是一头雾水，就是开动他习惯推理分析的

职业性大脑，也一时难得要领。是县工商行出了案子？那也用

不着跑到这里来研究；是邢凯的工作有了变动？可县行的干部

是市行管着，县里的手再长，也管不到那块金融宝地；是邢凯

调到县里哪个部门高就或提拔回市？那也轮不到公安局长来祝

贺。这是唱的哪出戏？怎么自己还要多喝酒？

一身锦缎旗袍的服务小姐走到霍恩信身边，轻声问：“县

长，客人都到齐了吧？”

霍恩信说“：开始吧。先把酒都倒上。”

小姐问“：茅台五粮液都备上了，请问，斟哪个？”

霍恩信扭头问邢凯“：财神爷说话，整哪个？”

邢凯笑说：“诸位领导和公安局长在这儿，不管是党指挥

枪，还是枪指挥党，我坐在这儿都是隆恩浩荡，诚恐诚惶。县

长赏什么酒，我就喝什么酒吧。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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霍恩信说：“虽说茅台是国酒，名气大，可我乡巴佬却喝

不惯那味。就五粮液吧。”又吩咐小姐：“要高度的，低度水了

吧唧，没意思。各位，一律大家伙，都照我的样儿，满上。”

霍恩信说着，先将面前的大杯子蹾了蹾。

于是，便布菜，斟酒。摆上几碟爽口小菜后，桌心已赫然

上了一只红鲜鲜的大龙虾，足有二斤多重，看了让人咋舌。又

每人面前一盏羹汤，一碟已用刀分割开的肉滚疙瘩。那疙瘩却

不彻底割断，丝连着，让人感觉到分量的大小。只先上了这几

样，徐葆昌心里就暗暗吃惊，眼见这是豁了血本的。羹汤是鱼

翅，肉滚疙瘩是红烧鲍鱼，都是海中珍品，且那鲍鱼仅剥去

壳，肉身就足有二两重，非海中野生是绝对养殖不出来的。公

安局长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，似这般豪华阵仗，还是极少亲身

经历。

连银行行长邢凯都矜持着，眼望着面前的杯盏，迟迟没有

动叉动羹匙，说：

“县长大人你要干啥嘛。你有吩咐，我遵命照办就是。你

要吓死我呀？”

霍恩信说：“过年了，我知诸位嘴巴都吃刁了，那就换个

口味，来点农家风味，一碗稀粥，一块咸菜疙瘩，先垫垫底，

然后再喝酒，怎么样？”

几人便小心翼翼地喝“粥”，精心细致地品咂“咸菜疙

瘩”，一时间，包房里竟只有了吸溜吧咂声。凡事都有极致，

高档的食品摆在面前，也让人如进金銮宝殿，心里不觉生出许

多敬畏，竟连玩笑话也说不出口了。

吃完了，也喝毕了，服务小姐将盛“粥”和装“咸菜疙

瘩”的碟盏撤下，霍恩信这才端起酒杯：

“无酒不成席，请先喝第一杯。我公事放后，私话在前，

先给诸位拜年了。为表现我的实心实意，这一杯，我打样，一

滴不剩，一口闷。各位想怎么喝，自己掂量着办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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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杯酒，足 度的五粮液，霍县长一仰脖，果然有二两，

就倾落平川。诸位岂敢怠慢，谁又再敢讲条件，便也纷纷

举杯。

第二轮满上。霍恩信再端杯，说：

“讲过私话，我就要讲公事了。今天，我把各位请来，主

要是把邢凯和葆昌请来，天一和潘岩都有主管之责，理应到

场，人全了，就算是一次现场办公会吧。葆昌同志调来吉岗，

已是一年有余。县公安局长担负着稳定全县治安的职责，这个

重要，我不说，各位也都懂。可葆昌同志至今还住着独身，即

使是大公无私一心奉献吧，心里也难免有牵挂，衣食起居虽说

他们局里有安排，但终不如早早晚晚有老婆在身边。葆昌同志

到县里工作后，对自己的事可是从没说过一句话，也没提出过

任何要求。可他不说，我们这些担负着领导职责的人却不能不

闻不问也不想。县里因为吃财政饭的编制已满，早有硬性规

定，暂时任何人都不许往里调。困难要解决，规定又不能破

坏，怎么办？我思来想去的，就只好请银行的领导帮忙，替我

们排排忧，解解难。县工商行里的人事关系由市行管，能调不

能调，调谁不调谁，我只能提个可供参考的意见。为此，我谨

代表县委县政府正式求助于邢凯行长了。就我所知，葆昌同志

的夫人在原单位当的是会计，有会计师职称，把她安排到你们

行里，也算人尽其才，合理调用。我的话说完了，这杯酒我还

是要喝，百分之百地喝。邢凯大行长要是不答应，我就一直喝

下去，直到把这项工作落实为止。”

徐葆昌吃了一惊。他终于听明白了，这顿高档次的酒席完

全是为自己，而且极可能，霍恩信事先已和邢凯取得了完全一

致的意见，不然，凭霍恩信的身份和性格，他才不会打无把握

之仗跑酒桌上来自讨没趣。县里几家银行虽说人事关系不直接

归县里管，却与县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行长要是和县里的

主要领导关系整紧张了，莫说金融业务不好开展，怕是也休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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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县里干得长久安稳，在决定一个县行行长的升迁调动时，市

行的领导不会不考虑到这一因素。如此说，今天的这个酒席，

就有了一种答谢和作秀的成分。作秀给谁看呢，当然就是自

己。为什么要作这个秀呢，怕就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的了。

徐葆昌凭着自己的领导经验和职业性的思维，立刻感觉到这桌

酒席似乎还缺了一个人，那就是县委书记刘奉阳。刘书记和自

己的情况差不多，也是外来户，独身住县里，原来在市报社当

社长兼总编，四十刚出头，派来吉岗明显有个锻炼的意思，再

一调动必是提拔，去当市地级的领导。在座的这几位，除了邢

凯都是坐地户，为什么就没把刘书记请来呢？不会是一时疏

漏吧？

果然，邢凯也端起了酒杯，说：“霍县长既这般说，我再

不认真贯彻落实，就是不知深浅不懂好赖了。这杯酒我喝，就

算表个态吧，也来个百分之百好不好？”

几位领导都叫好。副书记冯天一说：

“有了邢行长这杯酒，我这个管干部的心里就算有底了。

据统计，有相当一些领导干部，调到外地工作后，就因家属没

及时调到一起，犯了生活上的错误。这里既有个加强监督和严

格自律的问题，也有个如何解决内需的问题。两个问题，都不

能不有所考虑呀。”

众人便都哈哈笑，说自律、监督说得好，解决内需说得更

好，男人嘛，旱不得，也涝不得，风调雨顺，才有希望大干快

上夺丰收。

副县长潘岩也说：“那我也表个态。邢凯老兄帮我们解决

了这么大的困难，无疑也给他管辖的一亩三分地增加了负担，

多个人就多份开销嘛。为了保证工商行的经济效益不受损失，

或者说，为了工商行的效益再上一层楼，我在县里分管的这一

块，从今往后，保证有所倾斜，建立长久的互利互惠关系。”

一桌五个人，四个人都端起了酒，表了态，作为这桌酒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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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主要受益者，徐葆昌就不能没个态度了，不管这桌酒席后面

还埋藏着多少深层次的蹊跷，这杯酒也得喝，喝它个兴高采

烈，喝它个皆大欢喜。至于酒后的事情，何必想得太多，一个

公安局长，难道还怕被几杯酒淹死了不成！

“我要说的，也有两个字，那就是感谢了。”徐葆昌向服务

小姐招招手，“你给我换个再大一号的杯子。为表达对各位领

导百分之二百的谢意，除了以后我更加努力地做好工作，今

天，我也充他一把梁山好汉，大杯喝酒，大块吃‘咸菜’！”

徐葆昌将面前的酒都倒进大杯子里，让小姐再将杯子斟

满，这一杯便足有三四两了。他站起身，一仰脖，飞流直下。

在众人的惊叹叫好声中，只觉一股热辣辣的酒力直向头顶

冲去。

一顿大酒，睡得深沉，徐葆昌醒来时已是第二天黎明。县

城里还有人家在养鸡，县公安局的新建大楼又挨着城郊，一声

声“喔喔”的鸡啼此起彼伏。想想昨晚的事，觉得还是非比寻

常。霍恩信的这份“厚礼”，不能不让人心动。徐葆昌的妻子

原在黑水县化肥厂当会计，可眼下，国内一家家大型化肥厂相

继建起，夫人所在的那家小厂早被挤兑得名存实亡，职工放长

假已有两三年。他调来吉岗时，亲戚朋友们都对他说，你调不

调吉岗，还在其次，你媳妇的工作，倒是一个极好的机会，你

正好可向组织上提出要求，将一家人调到一块去，既合情也合

理，难道组织上还能将公安局长的媳妇安排到一家不死不活的

单位不成？到了吉岗后，徐葆昌不是没动过这个念头，可看吉

岗的下岗职工也是不少，县里又对人事调动的事规定得很死，

他便将这个念头暂时丢下了。请求的话说出口，县里的领导可

能要办，也可能委婉推搪。办呢，眼见有凭借职权 鸡犬升天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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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嫌；不办呢，领导显得无能，自己自讨难堪，又何苦？一次

次回家，夫人都是试探，问你就打算一辈子这样没家没业地

跑。他也一次次搪塞，说稳稳当当地坐好你的钓鱼台，等机会

吧。现在机会突然间就来了，而且是做梦也想不到去银行的美

差，都说机不可失，自己是不是要把这个机会抓到手呢？

窗外，天色渐渐白了，亮了，冬日夜长，这就到了清晨六

七点的光景。徐葆昌犹豫着，要不要将昨晚的事向县委书记刘

奉阳报告一下？按说，和谁谁谁喝了酒，本是生活中的小事一

桩，用不着谨小慎微向谁请示汇报，但昨晚酒桌上研究的事，

却非比一般，说小即小，说大即大。说小，可视家务琐事，锅

碗瓢盆，一地鸡毛，不就是给老婆办个随夫调转的工作嘛，名

正言顺，合情合理又合法；可说大，领导干部家的婚丧嫁娶，

是上了廉洁自律的监督条例的，上到中央，下到地方，层层都

有红字头的文件在。普通人的家属下岗解聘再就业自谋生路，

公安局长的老婆却随爷们儿调换个地方，刚丢了铁饭碗又端起

了金饭碗，这种事日后不可能不在吉岗、黑水两县引发群众议

论，刘书记也迟早会知道。况且，昨晚酒桌上，偏偏缺了刘奉

阳，他是有意回避，还是确属不知？主要领导有意回避，可视

为一种策略；但若确是不知，那日后必然引发一些揣测和猜

想，官场上的这些事，步步有险，不可不多加一些小心。再

想，如果自己不是重权在握的公安局长，霍恩信等几位县级领

导还会这般上心吗？如此厚礼接下，先就自觉手短，如果日后

案子上的事有人示意倾斜，自己这双手是否还能把一碗水端平

这般一想，徐葆昌就把电话打到了刘奉阳办公室。

“刘书记，起床了吧？”

“起了。这么早，有事？”

徐葆昌说：“昨晚喝了一顿大酒，到现在脑袋还木头似地

涨着呢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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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好好喝点热茶，喝透了，酒随汗走，再到外面活动活动。

早饭只素莫荤，最好是大饼子小米粥，再来一碟农家酱瓜，又

抗饥，又解酒。”刘奉阳传授经验。

“昨晚桌上的主菜就是一碗粥，一块咸菜疙瘩。”徐葆

昌说。

刘奉阳淡淡地笑了：“粥是鱼翅羹；咸菜疙瘩也寻常难见，

度的烈性酒。我说红烧鲍鱼。你喝了足有一斤的五粮液， 的

没错吧？”

徐葆昌大惊，怔住了，这么快？这么说，真是有意回避？

“刘书记知道了？”

刘奉阳又一笑：“我是搞新闻出身嘛。酒桌上吃的什么我

知道，谁主谁客谈的又是什么我却一无所知了。”

这话便有了虚虚实实直点穴位的味道。徐葆昌只觉脑门出

了一层汗水，说话也就谨慎些了：

“是霍县长做的东，请的是县工商行行长邢凯，说是要把

我家那口子调到邢凯那里去。”

电话里静着，刘奉阳好一阵没说话。

徐葆昌又说：“我心里没主意了，不知该点头，还是

摇头？”

刘奉阳说：“按说，你家属的事，你虽没说，可我心里早

在琢磨，也多有犹豫。你不像我，你家属的情况我略有所知，

也不像我家那位。这事⋯⋯邢凯既已出席，你就自己决定吧。”

“我⋯⋯说句冒昧的话，刘书记，您千万不要有顾忌，我

徐葆昌还不是个见小利而忘大义的小人。您有什么想法，请明

确指示给我。”

刘奉阳又是好一阵没说话。

“我是不是让您为难了？”徐葆昌问。

“是，我很为难。恩信同志的这个安排很见⋯⋯功力，既

不违背上上下下的规定，又把事情办得周全巧妙。这事于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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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是个教训。作为县里的主要领导，同志们生活上的具体困难

本应主动想到，切实解决。如果有机会，我想以后会有机会弥

补，希望你能理解。县里的事很微妙，也很复杂，我不说你也

知道。你是公安局长，不比县里其他部委办局的领导，这事，

我相信你会权衡好的。”

徐葆昌说：“好，刘书记这么说，我就知道应该怎么

办了。”

放下电话，徐葆昌突然有些后悔。急慌慌的，大早起就打

过去这个电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又让刘书记怎么想呢？我的肚

里，难道真就装不下一碗粥和一块咸菜疙瘩了吗？

再三权衡的结果，徐葆昌对这事采取了拖的策略。回到

家，三缄其口，只当没那档子事，闭口不提妻子的工作，更不

提有关银行的一字，就是妻子问起，他也只说和县里领导打过

招呼了，领导没说行，也没有说不行，只答应研究，等吧。而

在县里，他也装作工作忙，把那件事忘了，有时见到那次酒桌

上的几位领导，不是因工作上的事，他也有意躲避，不单独在

一起交谈。县长霍恩信似乎也把这事忘在了脑后，再没主动提

起，倒是副县长潘岩问过几次，徐葆昌便挠脑袋，做出很为难

的样子说，孩子的事好说，转学，可我老爸老妈在我家住着

呢，我那口子一调过来，谁替我早早晚晚地侍候？本是天大的

好事，反成猪八戒养孩子，难死猴儿了！潘岩说，把黑水的房

子卖掉，在吉岗再买一户，这事交我办，保你两不亏。再把老

人接过来，在咱吉岗不颐养天年呀？徐葆昌说，我哥姐弟妹几

大家子都在黑水呢，一棵大树分几杈，老根不想动，只盼着孙

男弟女那些猴崽子们围在眼前转，你说咋整？过些日子，潘岩

又问，霍老板可亲自又问你的那个事了，你到底怎个主意？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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葆昌只好再推搪，说我老婆眼下正应着县里一家私营企业的差

事，财务上的事，交接清楚也需一个过程，再说双方先订过合

同，不好说走就走，再容她一段时间，行吧？潘岩说，铁打的

衙门流水的兵，据内部消息，邢凯可能最近就调回市行另有任

用。这事要办就抓紧，打的就是这个时间差。过了这个村，再

想住进这家店，可就得另想章程了。徐葆昌再说什么，潘岩就

有些变了脸色，说这事真就怪了，皇上不急太监急，我和霍老

板在这里可掺和个什么劲儿？徐葆昌忙赔笑，说潘县长这可把

话说反啦，霍县长是皇上，您至少可比八千岁，我才是太监

呢。太监不愁内需，要不我捆也早把那口子捆来了。

徐葆昌这般一拖再拖，却不敢回家把情况如实说明，争取

大后方的全力支持，这也是有原因的。他妻子叫袁玉琨，本来

就是个性子急躁的人，放长假在家呆了两年，恨不得一天就坐

回办公桌前去。也莫怪女人头发长见识短，家里还有一个正读

高中的女儿呢，哪个月不得手心朝上要上三四百元钱。乡下的

老父老母虽口头上说不用儿女赡养，还有力气土里刨食，但逢

年过节生病吃药哪能没有些孝敬？一家人都指靠徐葆昌一月一

千多元的工资，操持家务的女人不能不急。徐葆昌又不是那种

会想法搂钱的人。坐在他的这个职位上，找他办事并“意思意

思”的人不少，但徐葆昌不管是谁，一律采取只认事不认人的

对策。初时还有人求他，后来人们都知了他的脾气，反倒自觉

免开尊口了。原来在黑水县时，有个老板开了个餐饮洗浴娱乐

城，也没说求徐葆昌办什么事，便将袁玉琨安排当了会计，一

月有千余元的收入。起初，徐葆昌还以为妻子只是出去做一点

临时性的工作，倒也没放在心上，及至知道是去娱乐城当会

计，立马就急了眼，第二天就不让妻子再去上班。袁玉琨恼

怒，说娱乐城咋？做啥犯法的事啦？你怎么就认定我是同流合

污为虎作伥？徐葆昌耐心解释，说那种行业最好打政策法规的

擦边球，只要你坐到那里，就不定让人们怎样想，尤其是县局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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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管治安的同志，知道局长的老婆在那家做事，处理问题时就

难免有顾忌。妻子说谁愿顾忌谁顾忌，谁顾忌是谁自己心里不

干净，我让他顾忌了还是你让他顾忌了？徐葆昌见说不通，性

子躁上来，先踢凳子后摔碗，然后摔门而去，扔下话，说你若

再去娱乐城，我就不回家！妻子气归气，还是辞了娱乐城的工

作，但足有两个月，自己抱了被子去和女儿睡在一起。

这一天，徐葆昌正在办公室和治安科的同志谈工作，就听

走廊里有杂乱的脚步声和人们的说笑声，房门开处，一拨人涌

进来，拥在中间的正是妻子袁玉琨。徐葆昌不由一愣：

“你？你怎么来了？”

众人便哈哈地笑：“不是中国的七月七，不是外国的情人

节，嫂子就不能来了？”

袁玉琨满面喜色，也笑，说：“你这儿是美国白宫呀？白

宫还定期向游人开放呢。”

局办秘书说：“是潘县长让工商行派人把嫂子接来的，说

嫂子工作的事有着落了，请嫂子赶快来办手续。”

徐葆昌的脑袋嗡地就大了。有人把火星星扔在了堆满干柴

的后院里，有人还居心叵测地往干柴上泼了汽油，这场火想不

扑都不行了。

午间这顿饭，徐葆昌让局办秘书将饭菜从食堂打来，送到

办公室，陪着妻子吃了。袁玉琨是头一次到吉岗来，局里的张

政委跑来逗，说咋着，嫂子来了就给关禁闭，还怕弟兄们一睹

芳容呀？徐葆昌说，你嫂子有点晕车，到食堂一闹腾，怕连饭

都吃不好了。别忙，有机会，让你嫂子好好陪弟兄们喝几杯。

午后，副县长潘岩来电话，说晚上给嫂夫人接风，请一定赏

光。徐葆昌和潘岩论过年序，徐葆昌属狗，长属猪的潘岩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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岁。徐葆昌找个借口，很坚决地谢绝说，谢谢县长了，局里的

同志也有这个意思，改日吧。潘岩说，局里的往后让让，等我

这边表示过了再说。徐葆昌说，还是领导发扬风格吧，不然冷

了弟兄们的心，就要骂我攀高附贵见人下菜碟了。电话刚放

下，工商银行的邢凯又来电话，说的也是吃饭接风的事，只是

说法上有些不同，说别看嫂夫人回家归你管，可从今往后，她

就是我的员工了，今晚我安排她跟同事们见见面，认识认识，

你老兄来做陪吧。徐葆昌也说局里的弟兄安排了，连潘县长的

盛情都只好往后推，你也赏我这个面子，让她晚去报到两天，

行吧？

这样的电话接过几个，徐葆昌知道这种轮番的热情轰炸比

美军对伊拉克的空中打击还难对付，便干脆拔了电话线，把手

机也关了，让妻子在办公室休息，并叮嘱说，不管谁敲门，你

只不应就是。袁玉琨不解，说同志们好心好意的，这样好吗？

徐葆昌说，这里的磨磨儿，你不懂。好比半夜三更走水壕，稍

不留神，就可能一脚崴到水里去。既到了这儿，你只管听我的

就是，少问。安排完，徐葆昌就躲进另一间办公室，告诉局办

秘书，说没有特别紧急的事，都替我挡一挡，我有几份文件要

抓紧处理。

这样过了大半天，等到快下班的时候，徐葆昌从司机手里

要来汽车钥匙，说我带你大嫂找个地方住下。司机说，办公室

已在宾馆订下客房了，我这就送大嫂过去。徐葆昌笑说，宾馆

不行，花钱多少不说，人来人往太闹腾，我得金屋藏娇，好跟

夫人叙叙夫妻感情，我怕你们这帮小子听房。这车今晚归我

了，我带你大嫂出去转转也方便。谁要问，你只说不知道就是

了，行吧？

一局之长这般说，司机哪有说不行的道理。徐葆昌平时在

局里，既是铁面包公，又是笑脸菩萨。铁面包公是在研究工作

的时候，那一张面孔冷峻如霜，不苟言笑，莫说让罪犯看了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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寒，就是同志们也都如履薄冰，小心翼翼。可一放下工作，或

在机关食堂，或下班后跟同志们一起甩甩扑克，他又不时主动

出击四处寻衅，跟大家开些荤荤素素的玩笑，也不管身边都有

谁，而且常是妙语连珠，引得众人大笑不止。干警们都说，整

不明白徐局长，一忽儿是冰，一忽儿是火，水火本不相融，偏

就集于他一身，真是让人又敬又怕。

徐葆昌提了夫人的东西，请她上车。袁玉琨问去哪里。他

说到了这儿，我说去哪里你还知道啊？跟我走吧。袁玉琨上车

前迟疑了一下，说我看你神神鬼鬼的，心里咋觉不托底呢？徐

葆昌便笑了，说你也不是妙龄少女，还怕我把你拐卖了啊？他

这一笑，夫人就放心了，钻进车里去。

越野吉普出了城，一路追着西垂的太阳疾行，路两侧渐渐

稀落了楼房。北方初春，风狂沙起，眼里的大地和村舍一片昏

茫。袁玉琨又问：

“你到底是要拉我去哪儿呀？”

徐葆昌说：“别问，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。”

袁玉琨说：“这车上也没外人，你还跟我整这事干啥？我

是犯罪嫌疑人呀？”

徐葆昌不再说话，只是换了挡，踏油门的脚越发加力，越

野吉普便疯了一般加快了速度。袁玉琨见他不吭声，将眼睛盯

向窗外，迎面而来的一块路标牌顿时让她明白了，气得喊：

“你送我回家？”

徐葆昌说：“对，回家。咱宝贝闺女还没人照管呢。”

袁玉琨说：“我让她姨来家住，用不着你操心！”

徐葆昌说“：我的孩子我怎能不操心。”

袁玉琨说“：我的事还没办呢。”

徐葆昌说：“好饭不怕晚，你的事用不着这么忙三火四。”

袁玉琨说：“怎么不忙，连你们潘县长都说好事要快办，

不能拖。邢行长说调走就调走，他走了，这事再启动，你找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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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爹去？”

徐葆昌说“：你见到潘县长了？”

袁玉琨说“：是他打电话到家里，亲口对我说的。”

徐葆昌心里悠了悠，一口唾沫咽下去，一时不知再说什

么 好。

两人这般争争吵吵的，车却一路狂奔，前方已是黑水县

城。夜幕落下来了，城里亮起一片灯光，城中有一座辽代的古

塔，塔上做了彩灯装饰，老远就让人看得清爽。袁玉琨知是到

家了，心里又气又急，喊：

“停车，你给我停车！”

徐葆昌说“：有话到家再说！”

袁玉琨说“：你有屁快放！”

徐葆昌说“：这里的事复杂，我三句两句说不清楚！”

袁玉琨猛地打开车门：“你停不停吧？你不停我就跳

下去！”

徐葆昌“：你少跟我胡闹！”

袁玉琨“：你停不停吧，我喊一、二、三啦！”

徐葆昌知道妻子的脾气，便踩下了刹车，将车停在了路

边，掏出烟，抽起来。

袁玉琨气汹汹地喊：“你说呀？咋变哑巴啦？人家县里领

导跑前跑后为我的事着急，你却左拨右挡地在前面打横，你什

么意思你？”

徐葆昌说：“比咱家困难的，多了，海了，他们咋没去关

心关心？我再跟你说一遍，这里的事复杂，你少往里掺和。”

“我掺和什么了？我又说过什么找过谁了？复杂不复杂的

关我啥事？”

“不关你事却关我事。我是公安局长，我立得稳，才会行

得正！”

“你正，你脸黑，你六亲不认，你正大光明！好，银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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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去，好单位复杂，我这人简单，你随便再给我找一家，我有

个 作就行！”单位有份

“你工作的事，你以为我不急？可那也得等机会！”

“机会都来了，你还等什么？怕就是你不想叫我去，好在

外面找相好的养二奶没人碍你眼吧？”

女人这么一歪，徐葆昌竟扑哧笑了：“对对对，我找小姘，

养二奶，三宫六院，七十二偏妃，你是大的，正宫娘娘，她们

进门见到你得先请安，还得喊你大姐，这回你称心如意了吧？”

男人这一笑，女人委屈的泪水就开了闸决了堤，伏在车座

上哇地哭出了声。哭了一会，便跳下车，顺着来时的路大步往

回走，一边走还一边哭着喊：

“我回去，我不用你管，我爬也要爬回去！”

徐葆昌调转车头，顺来时的路往回开，可他路过女人身旁

时没有停车，而是一踩油门，就抢到妻子前边，风一般直向吉

岗的方向疾驶而去了。

徐葆昌并没有就这么回了吉岗。车上一个高坡，再滑下去

不远，估计女人看不到车身了，就停下，跳下车，返回到坡岗

处，隐在一棵大树后往回看。他看到女人走了不远，就停下

了，蹲下身去，似乎在抱头哭。徐葆昌心里酸上来，也觉对不

住妻子。妻子是个贤惠勤快的女人，跟自己结婚这么多年，侍

候公公婆婆，照顾孩子和自己，只想把小家安顿得康乐和顺，

却从来没依仗丈夫是公安干警在外面给自己招惹过是非。那

年，自己因追捕恶魔负了重伤，在医院里四天四夜人事不省，

她就守在病床前四天四夜寸步不离。后来，他问她，如果那次

我死了怎么办？她噙泪说，我早想好了，一辈子替你照顾好老

人和孩子，说啥也不能让你在地下不安心。想想这些往事，心

里便酸上来，徐葆昌真想跳上车，返回去，将妻子送回家，可

那样一来，这一夜就完了，听她哭闹吧。睡在一个枕头上的男

人和女人，有时是争吵不起，也解释不清的，还不如就让她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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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家里去，冷静冷静，慢慢想。她会通情达理的。

妻子蹲在那里哭一阵，果然就起身往黑水县城的方向走

了，不时擦一擦脸颊。远远的，暮色中，那步履显得格外滞缓

沉重，孤独的身影在风中摇晃，似一下老了十岁，直至在越来

越浓的夜色中消失。

这是一条连接两县之间的公路，这个时辰，行人和车辆都

不多。徐葆昌仍不敢就这样返回吉岗去。妻子的心情不好，又

是在这种夜黑风高的时候，如果真出点什么意外，那可就要一

辈子良心上都难得安宁了。徐葆昌坐在汽车里，妻子往家走一

段，他就开车送一段，为防妻子发觉，车灯一直都闭着，他要

等妻子平安地走回家门。

有辆挂着警用车牌的小车停靠了过来，一位警官跨出车门

就往这辆车前跑。徐葆昌开门迎出来，那警官惊讶地叫，哎呀

真是老领导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不是车出了毛病？徐葆昌摇

头，说没事没事，我刚才开车，有点⋯⋯困了，就停下来打个

盹儿。这谎撒得有点拙劣，话一出口，他先暗骂自己，还三天

两头审案子呢，连那些歹徒都不如。那警官果然说，老领导自

己开车呀？都到了家门口，累了就回家歇歇呗。徐葆昌又摇

头，说不了不了，吉岗那边还有事，我得抓紧赶回去。他想赶

快换话题，便问，咦，这么晚了，你是去哪儿？警官说，刚从

案发现场回来。这样吧，老领导不想回家就不回家，但得跟我

回县里一趟，弟兄们想老领导都想眼蓝了，咱们聚一聚。徐葆

昌坚决拒绝，说不行不行，我真的要回去。改日吧，等我哪天

回家时一定找弟兄们痛痛快快聚一聚。你累了一天，也快回去

休息，咱们两便，好不好？

徐葆昌坚决地将昔日的弟兄推回到车上，并坚持让他先开

车走了。这么一耽搁，开车再追时，便不见了妻子身影。他摸

出手机，打回家里。电话里嘟嘟响了一阵，没人接。女儿正读

高中，学校有晚自习。他看看表，埋怨自己心太急，莫说是女


